
行书《清 阮元 书翠微阁匾后并题》 欧阳荷庚

欧阳荷庚：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江
西省书法家协会理
事，宜春市书法家
协会主席。

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

2024年 3月 29日 星期五

娄山关

本版责编：黄蔚 陈曦 邱奕 赵怡 版式设计：查雨施

我们神往的安龙，有一座半山亭。
我们来到这座美丽的小城，刚好是秋

天。当我们走进安龙的半山亭，烟雨深处，
有一丝风走过。微光中的薄凉，也能触手
生温。这里有故事。

秋雨滴落荷塘，花瓣散去，残荷留下
欢痕。

千年古树，奇峰叠嶂。张之洞的这篇
《半山亭记》，年少写成，留下一段千古佳
话。让我们穿越到 170多年前。这是一种
什么样子的生活？一个传说，让一座小城
过上了有力量的生活。什么是有力量的
生活？

小城的秘密，偶然向我们展开。
清道光年间，张锳从老家河北沧州南

皮到黔地安龙任职，安龙地处云贵高原向
两粤丘陵的过渡地带，中部较为平缓，郡地
通往捧乍、新城方向的交通相对便利，往永
丰、两粤都是崇山峻岭、山高谷深、虎啸猿
啼，加之瘴气缭绕，通行极为艰难。晚清的
官场，污浊一片。张锳却独树一帜，他每每
风餐露宿，带的只有几箱书、几盆荷花，随
从只有家眷和贴身卫官。他自幼喜爱荷
花，常用青莲自比，濯污泥而不染，他身上
自然有了“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
亭亭净植”的气韵，我们仿佛看见流向天空
的炊烟。

清道光二十八年七月，荷花盛开的时
节，兴义知府张锳主持的安龙招堤加高工
程和新修的半山亭竣工。按照传统惯例，
每项工程的完成，都要举行一个仪式。于
是，张锳就在半山亭大宴宾朋，邀请当时的
文人学士聚会，现场撰文，评出佳作，将其
刻在石碑上，以昭后人。张锳爱子张之洞，
时年十一岁，也随父亲到了现场，与普通孩
子一起玩耍。父亲的命题作文一出，张之
洞不玩了。他紧皱着眉头，陷入凝望和沉
思。时值盛夏，招堤两岸垂柳迎风，荷花池
里芰叶荡青。张之洞凭栏纵目，只见云峰
耸翠如画，荷花亭亭玉立，虹桥倒影摇曳。
三角梅颤在枝头，鸟的翅膀掠过高高的牌
楼。灵感降临了，张之洞的眼睛闪着睿智
的光。招堤如远方的风景，在他心里泼墨
成水墨丹青。忽然，他要了笔墨纸砚，伏案
疾笔而书：“万山辐辏，一水环濴，雉堞云
罗，鳞原星布者，兴郡也。城东北隅，云峰
耸翠，烟柳迷青，秋水澄空，虹桥倒影者，招
堤也……”他将七百九十余字的《半山亭
记》一气吟成，在座的众宾朋大为震惊，盛
赞张之洞才思敏捷，文采洒脱，笔调秀逸，
下笔有神。经大家一致推举，《半山亭》受
之无愧地刻成了石碑，嵌于半山亭内壁。

我们渴望知道，又不愿相信，那无法预
见的命运。夜莺出现在安龙的氤氲里，看
上去像一束光，一种闪耀在黑暗，微弱到一
种看不见的光。两年前，我在河北沧州南

皮的张之洞纪念馆，看到了复制的同样的
石碑。张之洞在洋务运动时的成就，绝非
偶然。

在安龙，无人不知张锳知府添灯油劝
学的故事。他任兴义府知府期间，修建新
建两座试院，这便是青年学子读书求学的
圣地。可是，城内还有好多寒门学子，家庭
贫困买不起油，晚上无法挑灯夜读。黑夜
加重了阴影，孤独无助的学子，他们最大的
对手不仅是黑暗，还有自己的惰性。没有
比与黑暗的搏斗更让人疲劳。道光二十三
年八月，一个晚上，兴义府城夜深人静，人
们渐入梦乡，此时的周家巷、太史巷、北门
坡等处总有些稀稀疏疏的灯光，那是挑灯
夜读的寒门子弟。刚从钟鼓楼巡视完毕的
府台大人张锳强打精神，照例伸手理理头
上的顶戴，前往府署，来到府署旁张之洞读
书的阁楼——望海楼，推开房门，看见自己
儿子张之洞伏案书写，便捋捋胡须会心一
笑。此时，巡逻的两个差役走了过来，张锳
转身做了个噤声手势，示意二人到前厅议
事。来到前厅，张锳询问：“尔等深夜巡查，
可知何家灯亮，因何未眠？”差人答曰：“回
府台大人，皆众相公挑灯夜读也。”张锳短
暂思索后吩咐：“众书生多出身寒门，生活
拮据，有劳尔等旋回厢房取油篓灯勺，打更
途中为诸生灯盏加油，所需费用由本府俸
禄扣除。”于是，张锳拿出自己的俸禄买来
桐油，安排两个差役每天晚上巡街，专为挑
灯夜读的学子加油。夜深人静，交更的时
辰，兴义知府衙门中就走出来两个差役，前
面的手提灯笼，后面的挑着桐油篓，走大
街，穿小巷，只要发现哪家油灯还亮着，听
见琅琅的读书声，便停下，高唱一声：“府台
大人给相公添油喽！”随着房门打开，挑桐
油篓的差役便放下油篓，从油篓中舀出清
亮的桐油，将空空的灯盏添满，喊道：“府台
大人祝相公读书用功，获取功名。”学子们
连连作揖致谢。有一股热流扑向学子们的
心头，他们似乎得到某种启迪和默契，读书
中便有头悬梁锥刺骨的精神。

张锳悄悄出来查看，他蹒跚的身影，与
黑夜融为一体，躲开了星光。油灯点亮了，
从低矮的石屋里透出稀疏的光。

张之洞观察着这一幕，他激动的心，在
沉淀、发酵。夜晚的星星就像他深沉的目
光。凌晨，他感到从大山深处刮来的风。
街边的三角梅散发阵阵馨香。灯芯在风中
摇曳，同时也获得了呼吸，如豆的光明，微
弱又稀疏，却映衬了无数不眠的夜晚。夜
晚黑得圣洁。学子们唯恐庸庸碌碌、夜夜
笙歌，亵渎了这种圣洁。

天亮了，阳光覆盖了山顶。
张锳远去了，走过土地留下了深深的

脚印。
这是一场持续的“加油”，成为超越物

质的精神驿站。落雨了，油灯被窗子溅起
雨水打湿，灯芯终于托不住离别的沉重。
学子们要穿越大山赶考了。我在一幅《黔
道南行图》驻足，被震撼了，封闭的大山，没
有去向，没有路，时间是封闭的，艰难是敞
开的。学子们走出大山多难？蜀道难，黔
道也难。苦心人，天不负。他们走出大山
考中上榜，张锳欣慰地笑了。从张锳上任
兴义知府作出此安排之后，无论风霜雪雨
还是酷暑寒冬，均未间断，冬雨春来、寒来
暑往，周而复始，夜夜如此，直至卸任离开，
一直坚持了13个春秋。

道光二十一年，张锳看到远在城外的
旧试院破旧不堪，童生往来路远、辛苦不便
时，便召集府属各州县商议，就近择地另建
新试院。他率先捐出积蓄 1000两白银，又
呼吁绅士、商人集资 30800 两白银，并组织
工匠，用最快的速度，于次年底落成了新的
规模宏大、可容纳千余人、布局精巧的兴义
府试院。外地官吏闻讯参观后，无不赞称
为“甲于天下”。张锳为文化教育“加油”，
还体现在修志上。地方史志具有“资治、教
化、存史”的重要功能。在担任兴义知府的
十几年里，张锳捐出俸银 2000余两，主持纂
修了《兴义府志》，留下了又一笔精神财
富。这与张之洞后来在武汉办教育、办实
业都形成了天然联系。

夜晚迎来了迷人的黎明。天空闪耀奇
异的天象，把人生无奈都隐藏起来。我感
觉，灯的颜色有些魔幻，我怀疑它是先人的
转世，预示着更深的背景。今天崭新的生
活，安龙又开始了教育兴国。加油的典故没
有走远，而且强力再生。安龙书院，书声琅
琅，“仁”字班的学员在苦读。

安龙，这是让人们梦里燃烧的地方。
夜深了，我无法入眠，我还在寻觅他当初的
笑容。

夜与山的重叠，黎明如莲，点亮大山的
幽暗。

理想没有终点，随着人的成长和阅历
演进，平凡的生命，顿时有了力量，倾心去
追求不平凡的光芒。人生就是靠不断“加
油”，翻阅一个又一个险峰。我目睹奇异的
天象。那是光芒，辐射下来，绽放夺人的华
彩，照耀着人们的行程。读书需要“加油”，
创业需要“加油”，体育比赛需要“加油”，科
技创新需要“加油”，乡村振兴更需要“加
油”。所以，安龙的灯盏永不熄灭，添灯油
的故事经历不同的岁月，是爱，激发出永恒
的力量。那是赤子之心留给时代的意象。
河水从源头赶来，我们的心经过了洗礼。
我想生活中有变与不变，不变的是高山流
水，变的是人情冷暖。历史故事消失在大
山的远景中，大堤的尽头出现了旭日，曙光
所照耀的青春就在远方。

（贵州省作家协会供稿）

安龙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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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河
■ 周仕秀

从山尖鸟瞰，石阡县的明河是一条游动的白龙，
守护明河村的世世代代。

春阳一照，春雷一响，春水就漫涨，明河渐次脱
离冬的萧瑟，明亮、欢快起来。岸边泛出绿意，野花
繁茂，争奇斗艳，引无数蜜蜂，忙不迭采花蜜，一双双
小蝴蝶，在花间轻舞；河里游鱼成群，众鸭戏水；暖阳
下的明河，似俊俏女子，舞动轻盈身姿，低吟着向前
流淌。浓浓春意仿佛醇酒，让人沉醉，不觉缓步轻
移，进入水中，影布于水面，时而被拉长，时而变得宽
厚，影随波光一动一闪，恍若动漫。

午后，太阳暖照，父亲在竹椅上打盹，呼噜声飘
出窗外。二哥带着笆篓，挽上裤腿，邀约伙伴下河，
抓鱼、捉螃蟹。我尾随其后，很兴奋。

晚上吃鱼。小白条鱼、巴岩姜鱼、油油蚌鱼、螃
蟹，油煎呢？还是煮汤呢？螃蟹只能油煎。我兀自
遐想，淌出口水悬挂嘴角。

砰！脑门上轻响一声，二哥搕我，方回过神来。
想什么呢？还流口水，二哥说着，伸手拉我去宽水
域，占领最佳位置。同伴相继到达，刨沙石拦鱼塘。
塘呈口袋状，“袋子”底部，开出小口，笆篓张开嘴等
候。防鱼生疑不入，扯水草掩盖其上。安置妥当，用
棍子追赶，逼迫鱼儿入塘内，再在塘内围捕，向袋口
追赶，逼鱼儿入笆篓，急将笆篓提出水面，鱼儿方知
上当，在里面活蹦乱跳，我们兴奋不已。

碧蓝的天际，几点白云浮动，阳光热烈、温暖，河
水清凉、舒适，中午时光，在欢愉中悄然而逝。提着
半笆篓鱼返回家中，父亲午休方醒。

河边，三五女子浣衣，棒槌声此起彼伏，笑声清
脆。男子们忙完农活，聚于泡桐树下，唱歌招惹
女子。

情姐下河哎/洗衣裳咯/双脚踩在咦/石梁梁 ......
棒槌打在哎/妹拇指咯/痛就痛在咦/郎心上/哦……

女子们低头浅笑，羞红着脸，佯装不理，实则暗
递秋波。堂哥与堂嫂，在这首歌架成的鹊桥上，走在
了一起。

是夜，星月高悬，堂哥从河西过桥至河东，在明
河边开始春天第一次约会。叮咚跳跃的明河水，仿
佛跳动在他们心上，旋律美妙而动听。

堂嫂名春梅，甚是俊俏，我称她春梅姐。他们聚
于泡桐树下。大片心形树叶，在春风中沙沙轻响。
他们偎树而坐，相约尺宽距离，时而怀抱双手，时而
手搁双膝。月光从叶缝间洒下，清风徐来，叶摇影
随。光斑印在春梅姐脸上，来回晃动，动态画面，美
艳动人，堂哥心动不已。

彼此互诉衷肠，堂哥说已等三晚，春梅姐说借故
提井水，方能出来，短暂相约时间，拉长了彼此的
思念。

此后，每每明月夜，堂哥去树下等。春梅姐常常
提井水，相聚渐频繁。

他们的爱情，仿佛明河水，清澈，纯净、甜美。他
们近河水而坐，月光斜照，拉长的身影映于水面，越
挨越近。一场春天的约会，两颗心彼此照耀，如同月
光下的水面，波光闪闪。

夏日的夜空，更高远，澄明，星月璀璨。堂哥领
着一群小伙伴，在沙滩上玩游戏。

偌大的沙滩，被玉米林、明河、稻田包围。大片
玉米林，在夜风中呼啦呼啦响，伴着蛙鸣、蛐蛐声，热
闹非凡。沙石洁净，光脚踩上去，磨得脚心酥痒。

一次，捉迷藏。伙伴们四处逃窜，蹑手蹑脚，或
藏进玉米林或躲于大石旁。轮到我，帕子蒙住双
眼，摸索着一一寻找，突然，水中叮咚一声轻响，伴
随窸窸窣窣声传入耳内。我循声摸去，被石头一
绊，扑通掉进河里。衣服已湿透，惧母亲责备，高声
告诉母亲，说今晚与堂妹睡。湿衣服晾上竹竿，夜
风一吹，次日就干了。

时光之轴转到上个世纪 90年代。年轻人几乎外
出，求学、工作、打工、经商。大部分人在集镇或城里
买商品房，或自建房，常住在外，逢年过节才回明河
住几天。老人们离不开这片土地，守着老屋，种植坝
上粮田，四季忙碌而充实，山坡上的土地，栽种果
树。树苗繁茂地长，村庄仿佛回到最原始的状态，青
山秀水，鸡鸣犬吠，等待儿女归来，明河安静流淌。

几年前，一条高速路从明河腹部穿过，架桥梁，
改河道。明河肩负支撑高速路的重任，把梦做向远
方，成就着远方人的梦想。从高速路上看明河，满目
景致电影般闪现，只需一眼，就难以忘怀。儿时的记
忆，是明河赠与的礼物，储存在心底的美好风景。如
今，明河成了更多人心里的靓丽风景。

明河又热闹起来，曾外出的青年已变老，复又回
村种庄稼、养鸡鸭。粮食、蔬菜、鸡鸭送给外面的子
女、亲人。半小时车程，明河的儿女似风，一忽飞回
明河，一忽又飞回小城。

今夏回明河，路边大片高粱、玉米，郁郁葱葱，长
势喜人。快到村口，未见其河，但闻水声如歌，心忽
地就一动，开车向上游奔去。河两面山上，树木成
林，草木覆盖，已行将不通，不时，林中传来呕啊——
呕啊的鸟叫声、麻雀喳喳声、野生荔枝掉落声、山泉
跳跃的叮咚声，自然和谐的乐曲，美妙、动听。忽地，
冒出一只金鸡，羽毛油亮，金黄，头顶相间几支绿羽，
尾部羽毛悠长，举着头在踱步，不时拍动双翅，或疾
走几步，仿佛舞者表演的前奏，美得极致；倏地，飞出
几只斑鸠，在路边觅食。我下车，试图靠近。它们举
头打探我，眼珠骨碌碌转。我们对视着，相互打量，
互不惊扰。山雀们在林子里吵闹不休，定是在议论
我这不速之客。

寨前坝子上，大片稻田正值抽穗，繁花。稻香扑
鼻。欲抽取一支待出的穗，找寻味蕾深处稻穗微甘
的记忆，幼时偷偷抽取稻穗被母亲教训的一幕，犹在
眼前，手举在半空，复又放下。

接连涨水，河滩干净、清新。堂哥说，明河已
被管护，环保着呢。的确，明河新走出一条路，在
两堤内自由流淌；河里游鱼穿梭，成群结队，忽而
游上，忽而游下，忙碌的样子；河滩复长出草木，
旁逸斜出的，掩映着河水，一些游鱼躲在光影里，
一动不动；野花不甘示弱，暗香扑鼻，引蜂蝶流连
忘返。我与母亲从通道口穿过去，光脚踩进水里，
河风拂面，顿感清爽，惬意。母亲用拐杖拍打鱼
儿，鱼儿穿来游去，毫不惧怕。我随手采一朵野花
戴头上，引得母亲开怀大笑。

一河清水，长途跋涉于青山之间，流向冯家堰大
河，大河碧绿如玉，淌在两山之间，表面似若静止，它
的底部，实则澎湃不已，昼夜不息向前奔流，汇入石
阡大河的凯峡河段，去向更远的远方。

夕阳西下，我不得不离开这方净土，起身返程，
车里传出轻缓曲子：

等一等/再等等/乌云背后的月亮/等着风等着风
……长路漫漫啊/等你慢慢走……

仿佛明河在为我送行。

王阳明的心学
■ 李慧

中国人遇到极端问题的时候，总会问天理何在？良心何在？天理和良
知是儒学的重要概念。儒学在佛学的冲击和启发下，建立了以朱熹为代表
的理学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朱熹认为，人世间的最终意义是天理，王
阳明认为，人世间的最终意义是良心，或者说是良知。初一听，好像差不多，
但是区别还是很大的。天理是一种大家承认的外部的大道理，这种大道理
管得住天下，大家都要服从，只要找到了它，世界就有了秩序。而良心这方
面，王阳明则认为，不要多去讲天下大道理，如果有天下大道理，那也在良心
里面。简单说了，朱熹欣赏的是那些讲究天下秩序的人，王阳明欣赏的是那
些探究良心良知的人。

从表面看，朱熹的格局很大，在天下；王阳明的格局不大，在内心。其实
往深里看，王阳明的格局更大，因为朱熹是在为天下整理秩序，而每个秩序
与自己未必直接相关，但王阳明就不一样了，他让人们用自己的良心去处世
行事，也就是用良心去融化天下相关的事情。

王阳明比朱熹晚了三百多年，他当然也仔细地研究过朱熹的学说，终
于有一天他醒悟了，天理不在外面，全在自己心间。所以他提出了心外无
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意，心外无禅，也就是一切都在心里。
朱熹当然也讲过“心即是理”，他讲求的是用我的心去求物理，而王阳明
看来，心之外的世界没有意义，只有心才能使世界明朗起来，所以这个世
界只属于心。

说到这一步，王阳明就成不了一个大哲学家了，只讲良心那还不是哲学
家，他认为心之外的世界没有意义，这个世界只属于心，这就是大哲学家了。

举一个例子，他和几个学生到外面游玩的时候，学生在深山老林里看到
了几朵花自开自落，学生问王阳明说：“你看，这些花在这里自开自落，与我
们的心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心不去关注它，它还在自开自落啊”。王阳明
的回答非常有文采，他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
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意思是你没有看到此花时，此花和你的心一
样，回归于寂寞，当你看到此花时，你的心和这花一起明白起来，所以这个花
不在你的心外面。

当然唯物主义一定是否定这样的思维，我用生活中的事情来看王阳明
的“心学”。在王阳明看来，心中没有的朋友就不是朋友，心中没有的怨恨就
不是怨恨，心中没有的感激就不是感激，心中没有的拖累就不是拖累。这一
看好像他把自己的世界缩小了，但其实相反，人们心中可以排除一切不上心
的物象，这好像缩小了，但是他的心却可以装进山河大地，装进五湖四海，装
进春花秋月，也就是说他把世界上自己感到愉快的、重要的都装进去了，这
个世界变得很大。

所以，心学让我们可以凭着心意关闭一扇后窗，又凭着心意打开了一扇
前门。心灵的全部空间因它而复苏，也因它而拓展。王阳明相信朱熹心胸
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建议朱熹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当然这是晚了三百多
年的建议，它其实是哲学建议：研究心灵。他认为朱熹的精气神气魄很大，
但主要是在考察格物，求知识，解释各种各样的学问。在王阳明看来，你把
大千世界的各种学问都研究了，但是，你为什么不深入自己的心灵殿堂研究
自己？如果朱熹能够切己自修，就会发现格物真的不如修己，就是把自己无
限扩大。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让我们想起了欧洲的大学者荣格的论断。
他说，很多哲学家都在研究各种概念、学问，甚至整个世界，终于有一天，哲
学家开始研究自己了。他认为这个转折是从尼采开始的，特别在他的《查拉
斯图特拉如是说》里开始全方位地研究自己。

在研究心灵的时候必然遇到一个课题，那就是心的本体是什么？王阳
明的回答是：心的本体是良知。他认为良知就是我们每个人心头的一种暗
藏，它会突然爆发，在爆发的时候，使整个人几乎和圣人一样。这就让我想
起，当年汶川地震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出租车司机在没有任何号召的情况
下，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灾区，不要任何报酬去救人。当时有当地人说：“这
些的哥的姐平常表现非常一般，突然一下怎么就变得像天使一样。”这就是
王阳明所说的藏在心底的良知被挖掘出来了。

良知是每个人心底都有，只是没有爆发出来。王阳明认为，每个人其实
和圣人没有多大差距，问题是你心中的良知有没有被挖掘出来。为什么没
有被挖掘出来？王阳明的回答是由于良知被物欲污染了。

在王阳明的思想中，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个地下室，地下室里边有一个
静静藏在那儿的珍宝，就是良知。但遗憾的是，这个地下室的珍宝外面密密
匝匝都是盗贼，都是障碍，而这些盗贼和障碍就是物欲所造成的。

所以一个了不起的人就是把这些藏在良知外面的盗贼赶走了，把藏在
良知外面的障碍搬走了，他一下子靠近了圣人。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
心中贼难”。在这个问题上，他留下了四句话，叫“四言教”，即“无善无恶心
本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良知就是捍卫
它，一种静态地保卫，就是不断地修炼，另外一种是动态地保卫，就是干事，
在世事中磨练，在磨练的过程中捍卫良知。如果能把良知体会明白，那么圣
人的气象不在外面，就在你身上，你的老师就是你自己，你最神圣的东西就
是埋藏在心灵深处，你的圣人就是你心底的那一块净土。

名家档案

水南小阁题名后，一段林峦未可忘。
黄叶多时有霜气，翠微空处即秋光。
眼前画意任舒卷，溪上诗情谁短长？
莫怪阑干人倚久，勾留清景是斜阳。

山中（外一首）

■ 朱良德

山里的灌木，被一茬茬砍伐
甚至连根拔起，剩下的几棵树桩
在悬崖边，一半在悬崖之上
一半在岩石缝隙中，像岩石的一部分
在静寂之地，保持平衡
周而复始推进年轮

被我砍伐的那些灌木，在灶膛里
噼啪作响，黑黢黢的房屋
被火苗照亮，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一段时间，我忧心于树桩的干枯
再也长不出新绿。后来
山里草木葱郁，鸟鸣山幽
我沿着深山的小溪逆流而上
一条山路已荆棘丛生，我从山脚爬到
山顶
再从山巅下到谷底，在一次攀爬中
我看见，一棵树桩长出了新枝

像春天，再一次在它的体内醒来

落叶

初冬，他在院子里
对郁郁葱葱的爬山虎，有着
无限的眷恋。他抱着院子里的一棵树
用力摇，一些树叶纷纷落下来
或许，他不想每一天
都看到这些金黄的树叶，随风飘零
他要把树上剩下的叶子，摇下来

此刻，一位小姑娘站在树下
正等待着无边的飘落，尽管
她还不懂得飘落的含义
几片树叶落在她身上，像正午的阳光
让她感觉到了一丝温暖
他的老伴拿着扫帚，站在一旁
等着这些树叶，纷纷落下
她要把这些飘落的树叶打扫干净
他们互相瞅一眼，然后
再瞅一眼，满地飘落的树叶
恍如他们逝去的时光


